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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民族团结话语的演进及其理论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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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团结话语是一种介质，它不仅体现着民族团结思想和观念，指向民族团结政策、制度等宏观议题，

还型塑规约着民族团结实践。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团结的话语实现了从“大家庭”到“花”( 花朵－花园) ，再到促进

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多样话语演进历程。这三个民族团结话语切片在内涵和表达方式上有各自

的侧重，以及不同的理论源流支撑。民族团结三个话语“切片”作为政治社会化符号，从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积淀形

成的庞大、生动的“符号宝库”中汲取灵感和营养，在不同时期进行现代式话语再建构，将传承性、创新性、指向性与

美誉性融于一体，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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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民族政策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新中国成立以

来，基于民族实际的变化和民族政策的调适，民族团

结话语在文本呈现和表达方式上不断创新和发展。
总体而言，民族团结话语经历了三次大建构，实现了

从“大家庭”到“花”( 花朵－花园) ，再到促进各民族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符号演进和话语

递进。三者都采取了生动的比喻修辞手段，但符号

所指( signified) 的意涵逐步丰富，话语本身的美誉

度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

的深入在不断提升。本文试图从话语分析角度阐释

民族团结，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团结话语的演

进，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三次话语建构的理论源流。
一、话语分析方法研究民族工作的必要及可能

话语具有强烈的反映性质，话语活动“以言施

为”，反映世界、改造世界和创造世界［1］。重视话语

的力量是西方政治学的悠久传统，亚里士多德在其

著作《修辞学》中首次将修辞学与政治学联系在一

起，并提出修辞学“是有用的”，可以让真理和正义

获得胜利［2］。福柯在一系列著作中深入探究了话

语形成的机制，建构了系统的话语理论和方法。总

体而言，他认为话语能以独特视角塑造普遍解释力，

“可以有效地解析无时无处不在的人类使用符号的

话语实 践”［3］。因 此，话 语 的 价 值 远 比 使 用 符 号

( symbol) 指称事物要大得多，它与权力之间可以建

立内在的联系———“话语生产和再生产权力”，权力

通过话语而生成，所有的权力都是话语的权力［4］。
或者可以理解为，话语赋予了权力新的功能场域，即

“话语权”。福柯的话语理论给许多人文社科研究

者带来了新的学术灵感和研究路径。话语就是人们

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学术

界开始兴起“语言学转向”( the Linguistic Turn) 的学

术思潮，将语言与民族认同、国家权力、意识形态、制
度规范、政治行动的过程与结果等关联起来，主张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以语言为中心，“把语言学当

作批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新力量，多元无序地渗透

到不同研究领域”［5］。特定的政治话语蕴含着特定

的政治意义，政治话语高度反映政治现实和政治现

象，因而成为一种极具价值的经验材料———通过分

析话语的表达方式、梳理话语的演化变迁以理解和

阐释“话语背后的政治”。
话语为中国民族工作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

论进路。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和发展，新中国的民

族政治形成了生动活泼、内涵丰富、不断演进的话语

体系，其呈现方式和载体十分丰富，既立体多维，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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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多元。从广义上看，《宪法》中关于民族部分的

条款，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政府工作报告等政治文本中涉及民族事务的内

容，《民族区域自治法》、《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等民

族法律法规，历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党和国家

领导人在各类会议、座谈、接见、视察、调研等活动中

关于民族政策、民族工作的讲话，各种相关学术论

文、研究报告，各类文学艺术作品，大众传播媒介中

涉及民 族 的 内 容 等 都 包 含 于 民 族 政 治 话 语 的 范

畴中。
观察现有关于中国民族工作话语的研究成果，

可以发现由于“话语”概念周延性较强，研究者们从

民族政治话语的语义、符号特点、功能转型、权力象

征等不同侧面出发，就话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

同、话语与民族团结内涵、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创

新性、民族事务的国际话语权等议题作了分析和阐

释，成果主要集中于近 5 年中。值得注意的是，有些

研究者采用语料库辅助话语分析以及计算机辅助文

本分析法等定量的实证分析法，因其具有一定的科

学性和创新性，是包括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研究在

内的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研究趋势。当然，从话语

角度研究中国民族政治的成果远非上述研究所能涵

盖。总体而言，民族工作话语的研究空间和前景

广阔。
二、民族团结话语的三个“切片”与三次建构

本文聚焦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团结话语的演

进和升华，这首先是民族团结在民族政治体系中的

极端重要性决定的。“团结”是《宪法》所明确规定

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关键

词之一，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也指出:“民族团

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做好民族工作，最

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2019 年 10 月，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

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意见》，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怎么估量都不为过。
其次，作为符号的民族“团结”具有深厚而丰富的政

治社会意涵，阐释空间巨大。如今对于中国民众而

言，“维护民族团结”这一观念已深深内化于心，并

反映在日常的自觉行动中，成为一种道德自觉［6］，

也成为“公民性”①的一部分，正是这一特性的最好

体现。
民族团结话语体系甚为庞杂，下文聚焦三个

“切片”: 一是形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大家庭”，二

是形容各民族和民族团结的“花”( 花朵－花园) ，三

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石榴籽”。“大家庭”、“花”
( 花朵－花园) 和“石榴籽”在新中国民族团结话语发

展史上各自占据着独特的历史坐标，是民族团结系

统中三个重要的符号载体和具体意象。必须指出的

是，三个话语都具有各自的活力，彼此并不是替代关

系，而存在一种有机的创新性递进。
1.“大家庭”: 新中国历史最久的民族团结话

语。“大家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最久的民族

团结话语，最早见于新中国成立前夕举行的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的第六章

“民族政策”中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

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

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

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大家庭”从此成为官方和民

间形容民族团结的主流话语。毛泽东、周恩来等领

导人均以“大家庭”描述新中国民族团结的状态，

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

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7］

“我们主张把全国各民族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民族

大家庭。”［8］335“在平等友爱的民族大家庭中建设社

会主义的强大的祖国，这是大家的共同目的。”［8］364

许多宣传民族团结、普及民族知识的教材、书籍等也

都采用了“大家庭”这一话语，如 1996 年由国家民

委文化宣传司主编、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民族大

家庭》，2002 年辽海出版社出版的辽宁省小学教材

《中华民族大家庭》，2010 年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

版的丛书《中华民族大家庭知识读本》等。党的十

八大以后，“大家庭”话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和升

华，体现了新的价值，最主要的是描述了“大家庭”
与各成员之间、各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实现了从中

华人民共和国是“大家庭”到中华民族是“大家庭”
的转变: 平等团结的各民族是“家庭成员”，民族关

系是“大家庭”不同成员之间的关系，从而将“一体”
的中华民族与“多元”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大家

庭”的话语加以固定，以国族而非政权实现了族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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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研究将“公民性”定义为“公民个体在社会公共生活中

参与社会公共活动，行使自己的权利，承担自己的义务，

并在社会活动中认同社会公共生活的价值基本共识的

意识、能力和行动。”权利、义务、认同和参与是“公民性”
的四要素。本文采信这一定义。参见陈超、杨席宇:《论

修辞的功能与公民性塑造》，载《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6 年第 9 期。



整合的路径创新。更重要的是，“大家庭”还与另一

个政治话语“中国梦”紧密相连，从而实现了话语意

义的升华: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大家庭”还为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奠定了话语基础，按照“共同体”最朴素

的定义———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家庭作

为人的“首属群体”，就是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共同

体。如果说维系家庭的首要纽带是亲缘、情感等

“家庭性”，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则在“大家庭”的

基础上融入了利益的一致性，这一利益就是“中国

梦”。“大家庭”与“中国梦”和“中华民族共同体”
之间的关系也多次得到诠释: 2015 年国庆前夕，习

近平在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提出: “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各民族大家的梦，也

是我们各民族自己的梦。”［9］2019 年，习近平在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 “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

抓好。”［10］“大家庭”话语发展到如今，已成为“中华

民族”的第一属性。2019 年 2 月，中国常驻联合国

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俞建华在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0 届会议一般性辩论中阐述中

国人权主张，介绍新疆人权事业发展成就时就强调:

“中国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分子。”［11］

2.“大花园”: 民族团结话语的传唱符号。新中

国成立后，郭沫若“为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引

吭高歌”，创作出诗歌《民族大花园》，他在诗中写

道:“祖国是一座多民族的大花园，百花齐放，花团

锦簇，人寿年丰。”这是“花”这一符号首次出现在民

族团结的话语中［12］。费孝通 1989 年在“泰纳讲座”
( Tanner Lecture) 上作《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的演讲时，将中华民族比喻为“一个百花争艳的大

园圃”［13］。1991 年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运

动会会歌《爱我中华》因其采用了广西、云南等地少

数民族的曲调，旋律优美动听，歌词将各民族比喻为

花朵，朗朗上口。这首歌传唱于大江南北，并多次在

央视春晚中亮相，还被编入中学音乐教材，甚至曾经

随中国第一颗人造月球卫星“嫦娥一号”登上太

空［14］。“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支花，五十六族兄弟

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

我中华爱我中华。”歌词并未直接涉及“花园”，但显

而易见，歌词既然将各民族比喻为花朵，那么各民族

所在的“中华”正是花朵所生长生活的花园。与《爱

我中华》相对应的是一首几乎所有的中国儿童都会

唱的儿歌《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活泼鲜明的曲调来

源于新疆民歌，因其儿歌题材，歌词简洁易懂且极具

教育意义。“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

艳。”这首歌的歌词并没有直接提到各民族就是祖

国“花园”里鲜艳的“花朵”，但在各地学校的教学实

践中，都将这首儿歌作为民族团结主题的歌曲①。
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类大众传播媒介涉及民族团结

的报道中，“花”( 花朵－花园) 是出现率极高的一个

符号，如《解放军报》的《强军征程盛开民族团结之

花》、中国新闻网的《广东东莞援疆: 民族交融绽放

出绚烂花朵》、《新疆经济报》的《内高班是一座民族

团结的大花园》等等。
3.“石 榴 籽”: 新 时 代 民 族 团 结 话 语 的 创 新。

“石榴籽”是民族团结话语最近的创新。“石榴籽”
首次作为民族团结话语出现，是在 2014 年 5 月举行

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在会上指

出:“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

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

一起。”［15］自那以后，“石榴籽”这一比喻多次出现

在涉及民族议题的各种政治场合中。2017 年，习近

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疆代表团的审议

时谈道:“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

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像石榴籽那样

紧紧抱在一起。”［16］ 同年，“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

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的表述被列入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之中。还是

2017 年，在给库尔班大叔后人的回信中，习近平写

道:“希望你们全家继续像库尔班大叔那样，同乡亲

们一道，做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

的模范，促进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创造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17］

2018 年，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蒙

古代表团的审议时提出: “要深入践行守望相助理

念，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守

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81］同年，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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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晓勇:《民族团结之花盛开在雪域高原》，载《西藏日报》
2016 年 11 月 13 日第 1 版。文章中提到，在拉萨市城关

区拉鲁小学，各民族一年级新生和家长们唱着《我们的

祖国是花园》进行亲子游戏，“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孩子们

稚嫩的童心里生根发芽”。



在内蒙古基层考察时说: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

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要认真总结民族区域自治的理

论和实践经验，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促进民族团结

融合，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19］

2019 年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群众游行队伍当

中，“石榴籽”是“民族团结”彩车的主题。国庆期

间，“石榴籽”亦是首都“民族团结”花坛的主题。由

此可见，“石榴籽”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族政策的核心象征，成为民族团结的重要话语。
话语拥有文化价值，“不仅从情感上还从利益

上固化着人们对所在的社会共同体即民族共同体内

部成员之间的认同，使这些社会共同体能够长期存

在并得以 发 展”［20］。话 语 具 备 社 会 建 构 功 能，从

“大家庭”到“花”( 花朵－花园) 再到“石榴籽”，民族

团结话语不仅承载和传播了民族团结的信息，还参

与了一个将民族团结视为“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的

社会伦理风尚的建构，更推动确立了一种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意识形态。话语也意味着一种实践，

民族团结话语的演进所体现和表达的正是中国民族

政治实践的与时俱进。话语还反映了执政能力，民

族团结话语美誉度的不断提升( 主要体现在内涵的

充实、功能的精准化、美学价值的丰富等) ，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对于话语质量的不懈追求，这反映了中

国共产党持续增强的执政能力。
三、三个民族团结话语的“切片”理论源流

梳理从“大家庭”到“花”( 花朵－花园) 再到“石

榴籽”的民族团结话语的演进，从话语符号的本体

论出发，我们可以把握到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三者都是具备高度易传播性的符号。哈

罗德·拉斯韦尔 ( Harold Lasswell ) 曾提出传播的

“5W 模式”，即谁( who) 、对谁( whom) 、通过什么渠

道( what channel) 、说什么( what) 、取得了什么效果

( what effect) ［21］。“大家庭”、“花”和“石榴籽”都是

生动且易于为受众所理解和接受的传播内容 ( 即

“说什么”的部分) ，既简洁朴实又意味深长，因此能

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使得三个符号深入人心。
其次，三者的比喻修辞都具备丰富的意涵。符

号是音响和概念的结合，由“能指”( signifier) 和“所

指”( signified) 构成，其中所指是符号在精神世界中

所表示的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22］。民族团结话语

和“摸着石头过河”、“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等极

具中国特色、饱含中国智慧的政治话语一样具有意

蕴深远的所指，“大家庭”的所指指向几千年来各民

族形成的“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融洽民族关系”，

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团
结和睦、共同发展。“花”的所指指向各民族或是各

民族团结的状态，“花园”的所指指向中华民族大家

庭，花园里各种各样的花朵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反

映了各民族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格局。“石榴籽”的所指则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各民族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
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紧紧抱在一起”的状态。石

榴这一作物原产于波斯，在汉朝时由张骞从西域引

进，其本身就承载了中国各民族交流的历史。从

“大家庭”、“花”( 花朵－花园) 到“石榴籽”，民族团

结话语的演进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独

特内涵的不断探索和深入发展。
最后，三者体现了中国民族政治领域的政治传

播“顶天立地”的亲和力。“顶天”是指传播内容的

极端重要性，“立地”是指话语和传播方式的“接地

气”。民族团结事关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发展基业，

与每一个中国民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冰冷枯燥

的话语并不利于政策的传播。相反，以民众接受度

高、喜闻乐见的话语进行政治传播，加以大众传播媒

介、文学艺术作品、宣传标语等载体的传播合力，使

民族政治和民族政策的阐释和传播取得了显著的

效果。
话语反映政治，也诠释着政治。话语源自理论，

也映照着理论。观察民族团结话语的演进，可以把

握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政治实践的与时俱进，也能

够在梳理其中变化脉络的同时，探寻话语的理论源

流。本文认为，民族团结话语的源流主要有三个: 基

于中国“家国同构”与“和而不同”政治文化传统的

创造性转化、统一战线背景下的民族联合、改革开放

以来发展脉络中的“理一分殊”。
1．基于中国“家国同构”与“和而不同”政治文

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一理论源流在“大家庭”
这一话语上表现得尤为显著。“家国同构”的重要

根源是孔子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论

语·颜渊》) ，这一观念将“君臣”和“父子”作为类

比，把个人、家庭和国家三个层次紧密相连 ( 如“修

齐治平”) ，这表明儒家的政治理念认可家庭、家族

与国家在组织结构上的共通性，将建立在血亲—宗

法道德基础上的“伦理纲常”奉为治国之本。“和而

不同”( 《论语·子路》) 亦来自孔子的价值观，最初

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旨在实现人与人之间

求同存异，达到和谐的多样性统一，将其适用范围加

以“放大”和引申，就体现出了对处理族际关系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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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
千百年来，“家国同构”与“和而不同”已内化为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当它们与新中国推

动建立民族团结的政治诉求有机对接，就深刻地影

响了新中国对“国家”和“民族”的认知，助力完成了

“大家庭”话语在理论层面上的建构。新中国成立

以后，针对如何以合乎中国民族历史和实际的机制

妥善处理各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

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大家庭”话语提供了一

个合理的答案: 它既有别于辛亥革命后未能解决中

华民族内涵的“合为一炉而冶之”和“德化、同化、进
化”的同化模式，也不同于有悖中国“大一统”传统

的西方民族国家语境里马赛克式的多元模式，而是

在承认和尊重各民族差异的基础上将各民族纳入

“中华民族大家庭”，这就实现了中国族际整合路径

的话语表达。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家庭”是对“家

国同构”的扬弃，它保留了亲缘，抛弃了等级，“家国

同构”是以“忠孝”这一道德基石为出发点建构的充

满“爱敬”的政治秩序———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

家［23］，但在“大家庭”里不但不存在“君臣”和“父

子”的等级关系，真正实现了各成员平等，而且即便

是兄弟之间在历史上有冲突，但倘有他人欺侮，“兄

弟阋于墙，外御其辱”( 《诗经·小雅·棠棣》) ，这个

“墙”守护的就是“大家庭”。
当然，“大家庭”话语里也含有社会主义政治话

语的成分，这主要来源于具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镜子”功能的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是苏联

对以其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别称和表述，同

时作为一个拥有 200 多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苏联

也以“团结的、友爱的苏维埃各民族的大家庭”、“多

民族的国家典型”这样的话语来自我定位［24］。由于

历史渊源的复杂性、现实政策的失误和国族建构的

失败，其“大家庭”话语未能挽救苏联的最终解体。
从两个“大家庭”内涵的差异可以看出，新中国民族

理论与民族政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础

上，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汲取养料，深入结合中国

民族实际，从成型之初就凸显中国特色，以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创

新与探索，既符合民族发展规律的一般共性，又符合

中国的民族实际［25］。
2. 基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背景下的民

族联合。作为中国共产党总路线和总政策的重要组

成部分，统一战线发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联盟”
思想和列宁的“两个同盟军”、“两个统一战线”的主

张，深入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后，统一战线在概念、
内涵、范畴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作为阶级斗争的

“特殊形式”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大

法宝”之一。考察民族团结话语的这一源流，可以

从两个时间阶段加以把握和审视，一是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 1919 至 1949 年) ，二是社会主义革命时

期( 1949 至 1956 年)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内涵和目标是“建立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占全民族人口绝大多数的广泛统一战

线”［26］，这一“广泛性”决定了民族政策被纳入到统

一战线框架之中的必然性。最开始，描述民族关系

的话语主要是“联合”( unity) : “民族的压迫基于民

族的剥削，推翻了这个民族剥削制度，民族的自由联

合就代 替 民 族 的 压 迫。”［27］“中 华 民 族 的 各 族 人

民……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28］

“联合”这一极富阶级性的话语与共产主义思潮的

诞生形成相伴相生，如《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即

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阶级政治的话语

体系里，“联合”是出于共同的政治利益，为实现阶

级斗争的目标的结合。在这一阶段，统一战线的民

族政策在观念上将民族团结置于阶级联合的视野，

在实践中将民族团结定性为民族联合。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对内对

外的双重任务导致民族政策必须在统一战线“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指导思想下争取受到民族压

迫的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体系中，

“联合”逐渐让位于“团结”( solidarity) 。1937 年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首次提出

“民族团结”，即“抗日的民族团结”。“团结起来，一

致对外”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

主张的核心内容。
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尽管“无产阶级同资产

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②，但中国共产党的主

要任务转为反资本主义，以合作化的道路重建国民

经济，与旧中国截然不同的新型民族关系逐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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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特殊性体现为在共同的政治目标和政治基础上，统一战

线对外的阶级联合与内部的阶级斗争同时存在，前者是

主要矛盾，后者是次要矛盾。参见张执一:《人民民主统

一战线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参见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报告。



“大家庭”话语得以在政治话语体系中确立，民族政

策中的“斗争”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

主义，“团结”成为主流话语，如: “团结少数民族很

重要。”［29］“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是大的民

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

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

要和他团结。”［30］“讲团结”主张集体成员内部的团

结一致，具备更多的合作性意涵，具体到民族团结，

就是“以民族承认和平等为基础的团结，实质是各

民族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团结”［31］。
事实上，民族联合是民族团结的基础，民族团结

是民族联合的更高发展阶段，团结的根基是一定程

度上跨越阶级叙事的各民族共同政治利益，这种利

益需要在以团结为形式的合作中才能实现。从民族

政治联合到民族政治团结，民族团结话语经历了由

阶级话语转向合作话语的过程，这一转变既由统一

战线内涵和任务的时代性所决定，也伴随着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行程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团结事

业中领导核心地位的逐步确立。
3. 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发展脉络的“理

一分殊”。作为宋明理学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之一，

“理一分殊”在哲学方法论上回应了世界整体和部

分、事物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关系，是分析“一

理”与“万物”关系的重要命题。从现代哲学的角度

审视“理一分殊”，即超越性的“理”是同一的，具有

普遍性，但它的表现则要具体化，必须依时空条件和

实际情 况 有 所 不 同，呈 现 一 定 的 差 异 性，即“分

殊”［32］。循着理解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话语的“理

一分殊”思考进路，首先应审视从“五十六族兄弟姐

妹是一家”到“中华民族一家亲”、“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所体现的从“多元一体”到聚焦“共同

体”的民族政治演进。
在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

说里，作为 56 支“花”的 56 个民族在维系各自民族

认同的基础上，建立并巩固对中华民族“花园”的高

层次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

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

语言、多文化的整体”［33］。在“多元一体”学说中，

“花朵”符号指代的各民族突出文化属性，“花园”符

号指代的中华民族突出政治意义，两种意义上的民

族“在层次上是不同的”［13］。
在政策层面，民族团结话语随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发展而演进。辩证统一的

“多元一体”中体现多样性的“多元”是复杂的，体现

在地理空间、政治治辖、文化关系等多方面，体现统

一性的“一体”也不是简单的民族拼盘，而是“存在

内在有机性的整体”，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因素“共同

汇聚成多元组成一体、一体形塑多元的力量”［34］。
说到底，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话语的根本任务是解

决国族的统一性与国内不同民族的多样性之间协调

和平衡的问题，如习近平所说:“做好新形势下统一

战线工作，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
尽可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3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这个“最大公约

数”直指“中国梦”，“中国梦”需要“同心”、“一家

亲”的中华民族来“共筑”，这些指向统一性、一致性

的话语表明，中华民族早已超越“政治一体”，并且

“由于各民族之间文化差异的不同，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仅仅停留在文化认同是不够的，各民族

共有的利益认同和命运认同也必须得到应有的强

调”［36］。“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多元一体”范式

的丰富和完善，也要求民族政策从时代性出发，更妥

善地处理“多元一体”的关系。
在这一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最重要的就是

“凸显出民族与国家的重要关联及民族－国家的重

要意涵”［37］。通过突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将“中华

民族”概念实体化，也是对此前一度引起争议的“第

二代民族政策”的有力回应。必须承认的是，改革

开放以来民族政策的内在逻辑与各民族发展形成的

多样性诉求之间既有统一性也有张力，中华民族共

同体正是“中国梦”在民族工作中的“理一分殊”式

的解决方案。
首先，“理”之“一”是伦理道德的“一”。这种

伦理道德来自于中国绵延了 2000 余年的统一的多

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已经

演化为中国的历史政治基因，融入中国人的价值世

界，内化为一种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经过几千

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 56 个民族、13 亿多人紧紧凝

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

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

贯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

念。”［38］维护国家统一也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根本原则。
其次，“理”之“一”也是国家法统的“一”。中

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模式与西方式的“民族国家”
模式和苏联模式的“多民族国家”模式均不相同，我

国《宪法》的序言里就写道: “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

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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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

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

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国家尽一切努力，促

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这些国家法统叙事表

明，“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制度与政策正是因

为贯穿了国家建构的逻辑才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的

民族关系和民族平等团结进步的良好局面”［39］。
最后，“理”之“一”还是有机体生命的“一”。

从“三个离不开”到“民族团结重在交心”再到“民族

团结是生命线”，这些民族团结话语都具有有机体

生命的特征，而将各民族比喻为“石榴籽”，中华民

族为“石榴果”，为民族团结话语赋予富有生命力的

时代底色。西晋潘尼在《安石榴赋》中形容石榴“千

房同蒂，十子如一”: 石榴籽分布在石榴果“同蒂”的

“千房”里，一如中华民族形成于中国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 石榴籽“十子如一”，一如

各民族虽然大小不同，但形态一致，有着共同的民族

利益，彼此“抱得紧”、“抱得实”、“抱得巧”，形成了

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统一体。更重要的

是，石榴在观感上首先是作为统一性的石榴果，然后

是代表多样性的石榴籽，通过整体的可视性彰显整

体的优先性，杜绝了对于中华民族“只见树木不见

森林”的解读空间。石榴果还为石榴籽提供了坚实

的外壳( 中华民族共同体) ，并通过内部经络源源不

断地输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 “五个

认同”) ，这就使各民族在根本上血脉融通、休戚与

共，化机械团结为有机团结 ( integration) ，“石榴机

制”在根本上保障了各民族真正手足相亲、守望相

助，作为有机体生命的形态“紧紧抱在一起”。
结语

学理上，民族政治话语研究空间和前景广阔，而

民族团结话语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将民族团结比喻

为“花”这一话语动力主要源自民间( 学术界、文艺

界等) 且为国家接受，而“大家庭”和“石榴籽”话语

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的话语建构和创新的

自觉意 识。与“石 榴 籽”一 样，“中 国 梦”、“主 心

骨”、“试金石”等话语的建构和创新表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将价值观念、
精神追求和执政理念等浓缩于内涵丰富、新鲜生动

的话语中，这些话语多采用比喻修辞，以小见大，微

言大义，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由传统自上

而下的灌输式向尊重多元诉求、关照不同阶层群体

感受的柔性转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断巩固的体现。
具体到民族政治领域，在“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

筑中国梦”这一总目标下，中国共产党通过“接地

气”生动化的民族团结话语建构、全方位立体化( 如

“互联网+”助力民族团结) 的话语传播等方式，牢牢

把握民族事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凝聚人心、形成合

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政治话语不是凭空建构的，它有内在的理论源

流，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又相互影响。政治话语是

一种情感依托，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团结话语的每

一次建构和创新，都是各民族对于中华民族认同感

和凝聚力的升华，是中华民族一体性和向心力的提

升。政治话语是一种政策实践，它源自理论，又反作

用于理论，体现了民族政治的与时俱进，蕴含着中国

共产党对于不断发展的民族事务客观现实的深刻反

思和创新回应。政治话语还是一种身份概括，在民

族团结话语的演进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政策

实现了对民族、公民身份的概括和规约，明确了不同

层面的权利和义务: 作为民族成员，是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作为公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当家作主的主人翁; 民族之间，则要在石榴果

里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民族团结三个话语“切片”作为政治社会化符

号，从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积淀形成的庞大、生动的

“符号宝库”中汲取灵感和营养，在不同时期进行现

代式话语再建构，将传承性、创新性、指向性与美誉

性融于一体，不断深入地推动全社会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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